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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悬疑短片《暴雪南风》在
网络上引 发 关 注 。这 部 时 长 仅 15
分钟的作品，安排两位人物出场，
便完整讲述了一个与杀人有关的
悬疑故事。影片通过解构式的时间
线与超现实元素交织的方式营造
悬疑氛围，带给观众沉浸式的紧张
观感；开放式的结局，让观众在多
元解读与猜测间，体味人生的无常
与善恶有报的宿命隐喻。细究该片
的 情 节 架 构 、人 物 塑 造 与 叙 事 手
法，便会发现其类型化特征十分鲜
明——堪称一部兼具类型质感与
文艺内核的小成本短片。

1.
短 片 描 述 了 发 生 在 除 夕 的 一

次 探 访 。东 北 的 深 冬 ，下 午 四 点
多，天色已然黑透。一名男子行色
匆 匆 地 来 到 陆 姨 的 家 门 口 ，在 阵
阵 拍 门 声 中 ，镜 头 转 至 独 自 坐 在
屋 内 缝 鞋 垫 的 陆 姨 。陆 姨 听 到 拍
门 声 ，关 闭 正 在 播 报 天 气 的 收 音
机，仔细辨听屋外的声音。时间被
按 下 暂 停 键 ，插 入 一 段 仅 发 生 在
陆 姨 脑 海 中 的 情 节 。这 是 一 个 被
无限延展的瞬间。在这一瞬间，陆
姨 开 门 让 男 人 进 屋 ，两 人 之 间 展
开了对话。男人找到陆姨，是因为
他 发 现 了 妻 子 的 奸 情 ，怒 而 杀 死
妻 子 和 其 情 夫 ，他 想 逃 跑 却 不 知
逃向哪里，听说陆姨会算命，想在
绝望中求得一线生机。然而，正如
陆 姨 所 言“ 欠 的 债 都 得 还 ”，就 在
男 人 的 恳 求 得 到 陆 姨 的 同 意 时 ，
门 外 传 来 急 促 的 敲 门 声 与 警 笛
声 ，抓 捕 他 的 警 察 已在门外。男人
紧张地看向屋外，一只手下意识地
掏出抢来的手枪。陆姨看着男人，
缓缓摇头，轻拍他的肩膀，无声地
阻止男人再生恶端。紧接着，时间
回到被暂停的那一瞬，手举针线和
鞋垫的陆姨独坐屋内，静静地等待
屋外男人停止敲门、转身离去。墙
上钟表从停滞到摆动，桌上水杯从
静止到冒热气，收音机里天气播报
的连贯流畅都表明刚刚男人进屋

的整个过程只发生在陆姨一瞬间
的思绪中，而不是真实的存在。

这 部 短 片 所 表 现 的 犯 罪 故 事
与绝大多数犯罪题材的影视作品
有所不 同 。片 中 没 有 出 现 任 何 有
关 犯 罪 现 场 的 画 面 ，观 众 只 能 从
男人的讲述中自行脑补犯罪发生
的时间、地点及作案工具和手法，
故事甚至没有交代主人公的最终
结 局 。 但 创 作 的 巧 思 就 在 这 里 ，
它以一段插入的情节，通过几组
简洁又值得玩味的对话，塑造了
一个在恐慌、迷茫中挣扎的在逃
嫌犯的形象，他怀揣着巨大的秘
密，来到一个能看穿一切的人面
前，企望找到一条生路，但不论
是 在 对 方 思 绪 里 虚 幻 的 一 瞬 间 ，
还 是 在 现 实 中 寒 流 将 至 的 大 年
夜，他都已经无路可去。结尾的多
重暗示告诉我们，他最终难逃警察
的追捕。

这部短片以封闭的空间、紧凑
的时间与极端的天气为叙事底色，
串联起正邪对峙、善恶博弈的戏剧
张 力 ，塑 造 出 因 情 感 纠 葛 误 入 歧
途 的 罪 犯 形 象 。片 中 既 融 入 神 秘
的 民 俗 符 号 ，又 点 缀 着 佛 家 造 像
的意象，诸多元素交织碰撞，引出
对 因 果 善 恶 的 深 层 叩 问 。故 事 在
两 位 人 物 的 互 动 中 层 层 铺 展 ，结
尾 恰 似 回 旋 镖 ，精 准 呼 应 了 开 篇
埋 下 的 核 心 悬 念 ，令 观 众 在 惊 叹
之余回味良久，甚至生出二刷的兴
致。这正是小众犯罪悬疑短片的极
致叙事魅力。

2.
悬 疑 元 素 在 类 型 化 的 影 视 作

品中常见且重要，它用谜团吊起人
们的好奇心，牢牢抓住观众的注意
力，使观影过程成为一种主动的、
沉浸式的解谜体验。

但悬疑远不止于设置谜题，它
更像一个能为影片注入多重价值
的强大引擎，从多个层面提升作品
的观赏性和深度。在悬疑剧《无尽
的尽头》中艺校校长万学民性侵案

的叙事线里，胡敏敏这一角色自登
场 便 带 有 亦 正 亦 邪 的 复 杂 特 质 。
面 对 心 怀 善 意 的 爱 慕 者 陆 声 ，她
的 态 度 始 终 摇 摆 不 定 ；随 着 剧 情
的深入，她为庇护女儿，从受害者
一 步 步 沦 为 加 害 者 ，这 一 转 变 也
折 射 出 创 作 者 对 受 害 者“ 以 恶 养
爱”这一生存悖论的深切关注。游
湖 杀 子 案 中 ，当 观 众 得 知 孩 子 哼
唱 的 童 谣 ，竟 是 她 的 亲 生 父 亲 在
准 备 杀 死 她 时 特 意 教 她 的 ，歌 词
更是被用来诱导她解开救生衣的
扣子时，在恍然大悟之际，也难免
生出阵阵寒意。而在《隐秘的角落》
中，原本明媚悠扬的童谣《小白船》
被赋予黑暗的内涵，它既是死亡与
杀戮的隐秘预告，也是少年朱朝阳
生存困境的反向映照。

《暴雪南风》中悬疑元素的使
用 十 分 直 接 。单 从 文 本 看 ，它 采
用 省 略 、暗 示 、具 有 象 征 意 味 的
道 具 等 ，实 现 高 密 度 叙 事 ，营 造
悬 疑 氛 围 。例 如 ，片 中 并 未 直 接
展 现 犯 罪 场 景 ，而 是 通 过 陆 姨 与
男子之间的对话揭示了犯罪的性
质 、动 机 与 心 理 。片 中 的 燃 香 既
是 陆 姨 向 神 明 的 敬 献 ，又 通 过 其
灰 烬 的 掉 落 暗 示 死 亡 ；墙 上 从 停
滞到摆动的钟摆和桌上从静默到
冒 热 气 的 水 杯 ，都 在 表 明 故 事 的
讲 述 从 虚 幻 的 思 绪 回 到 了 现 实 。
大量的省略和暗示及象征道具不
仅 高 效 利 用 了 时 间 ，更 通 过 留 白
为 观 众 提 供 了 想 象 空 间 。全 片 最
大 的 悬 疑 ，莫 过 于 生 与 死 、善 与
恶 、真 与 假 的 对 立 。男 人 在 拍 门
没 有 得 到 回 应 后 ，转 身 走 向 远
方 ，此 时 缓 缓 响 起 了 警 笛 声 。但
响起的警笛声一定能证明他当夜
归 案 了 吗 ？未 必 。或 许 在 观 众 的
心 中 ，还 愿 意 多 给 男 人 一 点 时
间，让他能够陪伴自己的女儿。

3.
现 实 生 活 中 ，当 遭 遇 具 有 冲

击 力 的 人 与 事 时 ，人 们 在 产 生 强
烈 情 绪 波 动 的 同 时 ，往 往 会 下 意

识 生 出“ 这 是 真 的 吗 ”的 反 问 。这
种 短 暂 的 否 认 心 态 ，能 够 为 人 们
接受残酷现实提供适度的心理缓
冲 。影 视 艺 术 者 创 作 敏 锐 地 捕 捉
到 这 一 心 理 现 象 ，通 过 剖 析 角 色
的 心 理 状 态 与 精 神 世 界 ，借 助 超
现实元素将这类心理过程具象化
呈现，进而强化观众的代入感。

超现实元素在悬疑类影视作品
中的恰当运用往往能够收获意外
之喜。如悬疑剧《漫长的季节》中的

“封神”结尾，须发苍苍的王响魂不
守 舍 地 穿 过 一 片 玉 米 地 ，蓦 然 回
首，看见二十年前的自己正开着火
车经过。在和自己短暂的、跨越时空
的对望中，他心神归原，对驶向远方
的自己挥手喊道：“往前看——别回
头——”与此同时，老歌响起，面对
屏幕中宛若梦幻的画面，观众已
是泪眼蒙眬。这正是现实主义犯
罪题材作品中嵌入超现实元素的
别致效果，它用极富感染力的画
面 外 化 剧 中 人 物 的 心 理 、 情 绪 ，
非但未削弱犯罪的残酷，反而多
了一层厚重感。

《暴雪南风》对超现实元素的
运用是大 胆 又 冷 静 的 。它 对 于 犯
罪情节的呈现完全是在一个被设
定 的 超 现 实 假 象 中 。在 陆 姨 入 定
一 般 的 思 绪 中 ，观 众 知 道 了 男 人
为什么杀人，杀了几个人、什么人
等 ，杀 完 人 他 想 到 什 么 、做 了 什
么 、是 否 有 悔 恨 …… 尤 其 是 这 段
思 绪 中 的 画 面 来 到 最 后 ，警 察 的
拍 门 声 响 起 ，人 物 的 纠 结 和 绝 望
达 到 极 限 ，观 众 的 心 也 随 之 怦 怦
作响，导演的镜头一转，果断结束
这 段 讲 述 ，将 观 众 拉 回 陆 姨 所 在
的 温 暖 小 屋 ，所 有 人 都 长 舒 一 口
气——幸好是假的。紧接着，男人
继续拍门，观众知道这才是现实，
放 下 的 心 又 悬 了 起 来 ，猜 测 刚 刚
看 到 的 假 象 是 否 真 的 会 上 演 ，直
到 最 后 根 据 自 己 的 观 点 得 出 结
局。在这部短片里，超现实元素的
巧 妙 融 入 ，恰 似 为 一 杯 清 苦 的 咖
啡 添 入 恰 到 好 处 的 糖 。它 用 超 现

实 的 甜 度 去 调 和 现 实 的 苦 ，让 叙
事的韵味更显醇厚。

4.
犯 罪 题 材 影 视 作 品 的 魅 力 ，

在于展现人性的复杂、传递正义终
将昭彰的内核。这类作品本意绝非
渲染罪恶，而是通过揭示犯罪所引
发的毁灭性代价，以“反面教材”的
形式完成劝人向善的使命。

《暴雪南风》在两个层面完成
“劝善”的表达。一是体现在陆姨这
一角色的塑造上。她不仅是推动情
节发展的关键人物，更充当着道德
的 审 视 者 与 人 性 的 洞 察 者 。她 以

“你把事做绝了”指责男人杀人行
径的恶劣；当男人以不堪妻子出轨
为由辩解时，她试图点醒他，说“他
们罪不至死”；即便男人苦苦哀求
救命，她仍继续劝他回头，说“欠的
债都得还”……最终，追捕的警察
拍门，男人掏枪，陆姨神情严肃地
摇 头 ，轻 拍 男 人 肩 膀 ，仿 佛 在 说 ：

“回头是岸！”二是在于短片主题的
表达。片中引发最多讨论的“宿命”
议题，实则是更宏观维度的劝善理
念。陆姨曾陷入一段思绪的幻象，
洞悉了男人登门的原委。而当她从
幻象回归现实，则坚定地选择不开
门，让一切自然发生，让命运自然
发展。结尾处，镜头缓缓拉远，俯瞰
这座被暴雪笼罩的小城，响彻夜空
的 警 笛 声 格 外 清 晰 。这 警 笛 既 是

“ 法 网 恢 恢 ，疏 而 不 漏 ”的 庄 严 宣
告，亦是对陆姨此前忠告的呼应。
陆姨曾说，男人自由的时间或许只
剩一分钟，或许还有一年，但她没
有明说的是，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他
对自身行为的认知与抉择，而“欠债
必还”的结局无从更改。毕竟，杀人
后，无论逃向何方，都无法逃脱法
律的制裁。

至此，短片所诠释的“宿命”，早
已脱离了“受命于天”的唯心论调与
无力感，转而成为对“人心向善、正
义必胜”的凝练注解。影片借由这样
的表达，完成了主题的升华。

《暴雪南风》的悬疑表达与价值升维
芦世玲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对 “ 理
欲 ” 关 系 的 探 索 从 未 停 歇 。
北宋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
欲”，将天理与人欲置于对立
维度；明清之际，王夫之“天理
寓于人欲”、戴震“理存于欲”
的主张逐步构建起理欲辩证
统一的思想认知。明代剧作
家汤显祖以《牡丹亭》为炬，点
燃 了“ 以 情 抗 理 ”的 文 学 烈
焰。这部作品聚焦被封建礼
教 严 格 管 束 的 少 女 杜 丽 娘

“慕色怀春、一梦生情、伤情
而逝、死而复生、自主成婚”的
核心叙事，成为推动“理欲之
辨 ”持 续 深 化 的 重 要 文 学 实
践，让理欲探索得以传承与
发展。

《牡丹亭》 中，杜丽娘正
值怀春之年，墙外迎亲的铜
锣声拨动着她的情思。然而，
父亲杜太守“手不许把秋千索
拿，脚不许把花园路踏”、只许

“玉镜台前插架书”的严苛礼
教要求，母亲“远离小庭深院”

“怕花妖木客寻常见”的谆谆
规劝，让她虽对外界心生向
往，却始终不敢逾越雷池半
步。直至老儒陈最良讲解《诗
经・关雎》，“君子好逑”一句
悄然点醒了杜丽娘的春心，她
顿生“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
里怀人幽怨”之感，由此开启
了“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游
园惊梦。这场梦，是她冲破
礼教禁锢、追求主体意识的
开端。游园时，《步步娇》《醉
扶 归》等 曲 牌 的 演 唱 如 泣 如
诉，尽显她困锁香闺的忧闷，
更展现出青春重压下的情感
爆发。游园之后，杜丽娘为
情殒命，一缕相思魂飞抵冥
府。她在冥间不懈力争，终获阎罗殿“放你出了枉死
城，随风跟寻此人”的判词。复生后，面对朝堂诘问，
父亲斥她为“花妖狐媚”，拒不认亲，她却无惧金殿威
严，冲上御阶驾前勘对。面对“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的指责，她以“臣妾受了柳梦梅再活之恩”为由辩
解，将自主成婚与忠孝之道相联结，彰显了对爱情与
婚姻自由的执着，完成了对封建礼教的坚定反抗。

不知是否先有《牡丹亭》之经典选段《游园惊梦》
的惊天泣神，才有了《红楼梦》的幻天情海；是否先有
杜丽娘的自由追求，才有了贾宝玉的封建叛逆——

《红楼梦》对《牡丹亭》情有独钟，林黛玉闻曲心动，薛
宝琴题诗怀古。《红楼梦》第 23 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中，林黛玉读《西厢记》，只是觉得

“词句警人，余香满口”，而听到《牡丹亭》“原来姹紫嫣
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便心旌旗摇，不能
举步；又听到“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越发如醉
如痴，兼嚼“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甚至落泪难
支。杜丽娘追求自由的至情，与林黛玉的深情高度契
合，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第 51 回“薛小妹新编怀古
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中，薛宝琴作十首隐含谜面的
托古咏物诗，之十便是《梅花观怀古》，起首便云：“不
在梅边在柳边，个中谁拾画婵娟？”直接化用杜丽娘

“吟成豆蔻诗犹艳，睡足荼蘼梦也香”的故事。
《红楼梦》 对 《牡丹亭》 的借鉴与转化，随处可

见。从文本细节来看，《牡丹亭》 中柳梦梅“凭依造
化三分福，绍接诗书一脉香”的自命不凡，与 《红楼
梦》 中贾宝玉的题诗“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
脉香”，在措辞格调上形成呼应；杜丽娘“月冷断魂
波动”的凄清意境，与林黛玉“冷月葬诗魂”的悲怆
感一脉相承。在情感表达与精神内核上，这种关联则
更为深刻。杜丽娘“海天悠、问冰蟾何处涌？玉杵秋
空，凭谁窃药把嫦娥奉？甚西风吹梦无踪！”的怅惘
追问，与 《红楼梦》 中 《葬花吟》“游丝软系飘春
榭，落絮轻沾扑绣帘”“天尽头，何处有香丘？”的迷
茫慨叹，均以浓烈的情感抒发了对现实困境的不满，
感情越浓烈、心境越凄切、抗争越坚决。更进一步的
是，《红楼梦》 继承了 《牡丹亭》 的反叛内核，并将
其拓展深化——不再局限于个体对理学的抗争，而是
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的制度、宗法与婚姻体
系。贾宝玉身上的封建叛逆精神，与杜丽娘突破理学
束缚的抗争一样，都闪耀着思想光芒。

当自由之花在后花园里肆意绽放的时候，它不仅
是一段爱情传奇，更带有历史长风拂过的痕迹。叶嘉
莹在 《寄生草》 中概括了中国文化记忆：“映危栏一
片斜阳暮，绕长堤两行垂柳疏，看长江浩浩流难住，
对青山点点愁无数。问征鸿字字归何处？俺则待满天
涯踏遍少年游，向人间种棵相思树。”《牡丹亭》 这棵
相思树，扎根于纷繁厚重的历史土壤，向着人性的天
空，长出生机勃勃的自由之花。而 《红楼梦》 则将这
株花树的根系延展至更广阔的社会土壤，让至情与叛
逆的种子，在文学的长河里代代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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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时第一次读林海音的《城
南旧事》，只记得英子经历过几场
生离死别，并未读出什么特别之
处。前些天逛书店时又看到了这
本书，便顺手买回家。再次翻开这
本书时，我已至中年，此时才看出
书中潜藏的另一层叙事：旧时代对
女性的束缚，以及她们或踉跄挣扎
或决然出走的人生轨迹。

全书最令人震撼的，莫过于
《惠安馆》里的“疯子”秀贞。秀贞
与大学生思康相恋并独自生下女
儿小桂子后，母亲为保全颜面，把
小桂子送走，彻底剥夺了秀贞做母
亲的资格。从那以后，秀贞终日活
在思念“小桂子”和“思康”的呓语
中，成为人们口中的“疯子”。她的
失常本是心理遭受创伤的结果，却
成为社会将她边缘化的理由，街坊
邻居纷纷躲着她，不许孩子们靠近
她。只有英子不怕她，偷偷走进院
子听她倾诉。英子的到来给秀贞

的生命增添了一丝希望，她曾拉着
英子问：“人家都说我得了疯病，你
说我是不是疯子？疯子都满地捡
东西吃，乱打人，我怎么会是疯
子？”那凌乱的话语里，藏着一个清
晰的念头：“要是找到（孩子）她爹，
我病就好了。”

没想到，这份执念，却将秀贞
推入深渊。英子出于单纯的善意，
促成秀贞与妞儿（她坚信好朋友妞
儿就是小桂子）相认。那个雨夜，
秀贞匆匆忙忙地给妞儿穿上她早
早做好的衣服，拉着她决绝地奔向
想象中的全家团圆，二人却双双殒
命于冰冷的车轨之下……

宋妈则代表了另一种人生：

在困境中负重前行。因生计所迫
到英子家做奶妈，用自己的乳汁
把英子的弟弟养大。四年没回过
家的她，日夜思念着自己的孩子，
却在计划回家看孩子时，从丈夫
口中得知女儿早已送人，儿子小
栓子也在一两年前溺水身亡。得
知真相的宋妈悲痛欲绝，但现实
没有给她纾解悲痛的时间——英
子的母亲劝她：“你跟他回去吧。
明年生了儿子再回这儿来……你
不能打这儿起就不生养了！”这番
话，道出了宋妈乃至无数底层女
性的命运底色：她们的情绪被忽
略不计，劳作和生育能力才是她
们的价值。面对这番混合着关

怀与冷酷的安排，宋妈沉默许久
后 说 ：“ 也 好 ，我 回家跟他算账
去！”这个“算账”的念头，大概是
她在失去一双儿女后，能想到的
最勇敢的抗争了！

一个雪后的早晨，宋妈坐上
丈夫的小毛驴，驴蹄在雪地上踏
出一串串清晰的痕迹，林海音用
轻盈的笔触写道：“驴脖子上套
了一串小铃铛，在雪后新清的空
气里，响得真好听。”那清脆的铃
声，给白茫茫的天地增添了一丝
生机，仿佛在说，日子再难也要
过下去。后来，宋妈生了两个儿
子 ，她 虽 仍 与 英 子 家 保 持 着 联
系，却终究没有再回去。

兰姨娘的出现，像一道闪电
划破了沉闷的世界。她明媚泼
辣，敢于主动离开不幸的婚姻，与
进步青年德先叔一同南下。她的
出走传递出一缕自我意识觉醒的
微光，虽不足以照亮前路，却清晰
地传递出旧时代女性为打破“要
么毁灭、要么麻木”这一宿命所做
的努力。

距离《城南旧事》初次出版，
已经过去了六十余年。当年在
胡同里跑来跑去的小英子，未必
懂得她所看到的一切。作家林
海音却以深沉的悲悯与文学的
自觉，将这一切保存下来，让我
们得以看到那条从岁月深处蜿
蜒而来的路。直到这时，我们才
明白，那些现在看来似是寻常的
步伐，对那时的她们而言，却
是 一 场 场 惊 心 动 魄 的 跋 涉 。
这或许就是经典文学作品
的力量吧！

走出城南的三条路
孙玉晔

《咸的玩笑》是作家刘震云
继 2021 年出版的《一日三秋》后
时隔四年完成的长篇小说，这部
作品延续了刘震云一贯的幽默
风格，讲述了普通中学教师杜太
白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从教
师到乡村红白喜事司仪，再到街
头小贩，主人公在生活的起落中
不断挣扎与重生。

与刘震云早期的作品相比，
《咸的玩笑》不再局限于对社会
现实的冷峻剖析，而是将目光投
向普通人在生活重压下的精神
韧性。作品通过荒诞而苦涩的

故事情节，展现了平凡人身上迸
发出的惊人生命力。这种创作
视角的转变，既体现了刘震云个
人创作风格的变化，也展现了他
对普通人精神世界的深刻理解。

幽默是刘震云作品的鲜明特
色 ，但 其 内 涵 经 历 了 明 显 的 变
化。在早期作品《一地鸡毛》和

《塔铺》中，他的幽默像一把锋利
的手术刀，直指人性的困境，笑声
背后往往带着无奈与苦涩。而到
了《咸的玩笑》，这种幽默发生了
质的变化，从带有距离感的“冷幽
默”转变为充满理解的“暖幽默”。

这种“暖幽默”并非对苦难
的轻描淡写，而是改变了看待苦
难的态度。书中杜太白用主持
红白喜事的经验化解街头纠纷，
爱打听隐私的老辛把自己的好
奇心包装成“忧国忧民”的使命，
这些情节引发的笑声不再是居
高临下的嘲讽，而是感同身受的
会心一笑。这反映了作者叙事
立场的转变：从社会现象的批判
者转变为普通人的理解者。这
种理解具有建设性，不仅揭示伤
痕 ，更 关 注 生 命 自 我 修 复 的 力
量，最终达成情感的升华。

书名中的“咸”是全书的核心

意象和哲学支点。“咸”，是泪水与
汗水的味道，是人在生存压力下
最本能的味觉体验。小说结尾
处，杜太白尝到自己的眼泪是咸
的，这一体验促使他完成了对个
体命运苦涩程度的最终确认。但
刘震云的写作意图不止于呈现苦
难，他通过“咸”这个意象构建了
一个深刻的隐喻：生活就像一个
巨大的蒸发皿，其中苦涩的水分

（苦难与压力）终将蒸发，而留在
皿壁上的，是晶莹的结晶——盐。

这 个 隐 喻 具 有 关 键 意 义 。
由此，“咸”从一个象征苦难的标
志性符号，转变为充满辩证意味
的存在。它既是外部压力留下
的痕迹，也是生命内在活力的证
明。作者借此表达了一个重要
观点：生活的意义或许不在于逃
避 苦 涩 ，而 在 于 如 何 通 过 自 身
经 历 和 思 考 ，将 这 些 不 可 避 免
的 滋 味 转 化 为 有 价 值 的 东 西 。
小说中的人物，正是在品尝生活
的苦涩后，或沉默隐忍，或保持
热情，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生命结
晶——人性中最可贵的韧性。

《咸的玩笑》展现了一种独特
的韧性，这是一种扎根于平凡市
井生活的坚韧力量。刘震云用温

暖的笔触，刻画了一群闪耀着独
特光芒的小人物，这些人物在物
质困境中依然保持着精神世界
的丰富与活力。杜太白就是这
种韧性的典型代表。他的职业
变迁看似是妥协与落魄，实则体
现 了 一 种 主 动 调 整 与 精 神 成
长。书中的配角们同样散发着
温暖的光芒：痴迷于研究兵马俑
的裁缝老殷，他的专注超越了功
利目的，达到了匠人与梦想家的
统一；自称“第欧根尼”的冥想馆
主申时行，用看似荒诞的方式执
着追求着古典精神生活；卖糖葫
芦的老辛，在平凡生活中构建着
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这些散
落在生活角落的执着与热爱，能
够成为抵抗生命同质化与虚无
感的珍贵力量。这些微小光芒
的相互映照，构成了一条温暖的
精神星河，为生存的韧性提供了
最真实、最丰富的滋养。

小说通过“死扣”与“活扣”这
一对生动的比喻，深刻揭示了韧
性的本质。当杜太白遭遇突如其
来的打击而陷入困境时，他的生
活就像被系上了一个“死扣”，越
是挣扎，被束缚得就越紧。这种
状态生动地展现了人生中那些看

似无解的困境。而韧性则体现在
系“活扣”的智慧上。“活扣”不是
一把能解开所有难题的万能钥
匙，而是一种内在的弹性、一种与
命运和解的态度、一种“给时间以
时间”的耐心。正如刘震云在书
中所写：“面对生活的玩笑，我们
要给时间一点时间，因为时间唯
一相信的，就是变化本身。”

小说在生活的“死扣”处，系
上 一 个 充 满 理 解 与 释 怀 的“ 活
扣”，这也是刘震云向读者传递的
生存哲学：真正的勇气或许不在
于硬碰硬式的对抗，而在于在起
伏中坚守认真生活的节奏，不敷
衍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小说的结尾写道：“世界各
地，不同的街道上，街上走着的
每个人，内心都有伤痕，大家都
辛苦了。”读到这里，我不禁会
心一笑。每个人都会突然被孤独
感和无力感击中，生活的意外和
玩 笑 总 是 突 如 其 来 。《咸 的 玩
笑》 告诉我们，韧性并非遥不可
及，它就存在于我们面对生活苦
涩时的坚持、对生活的热爱，以
及留给自己的希望之中。生活或
许是咸的，但认真活过、爱过、
坚持过的生命，终能获得回甘。

咸中回甘
周广玲

《咸的玩笑》


